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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史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它

指的是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这三年的时间里，爆发在中国山东，安徽，河南，

甘肃等地的大饥荒。今天仍旧有很多人，是那场灾难当中重灾区里的幸存者。我们的讲述者

张广友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张广友刚刚大学毕业，成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他是作为紧急救灾的干部下放到

了重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在大饥荒里的见闻和经历，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张广

友的记录，从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开始。那时，他即将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经常和

老师同学在农村里，搞一些调查研究。这时还没有人想到，此后不久，一场大饥荒会在中国

大地上爆发。

张广友：包括中央领导，毛主席也讲，就说都愁得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那个时候对

形势做了错误估计。再加上浪费的相当严重。58 年、59 年还有这个情况，那个为了所谓做

高产，那个粮食收了以后时候不收，那个时候所有像那个什么，花生，都没有收，全都抢种

麦子，就要夺来年的高产。

不久之后，人民公社成立，各地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公共食堂。

我们的上边领导干部，脑袋就想的是，哎呀，这个多好，省时间，省得一家一户做，他

就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痛恨这东西。特别是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大炼钢铁去。那时砸老百

姓的锅，老百姓都大哭的，那个时候跑都没处跑，都是在那吃饭，那么怎么办呢，那粮食不

给你，你想走，户口你没有，你想盲流都流不了。所以在这段的公共食堂，不是像什么半社

会，半共产主义萌芽的东西。的确是，对农民来讲是一大灾难。有的农民就讲，说如果不是

这个公共食堂，我们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根据张广友了解，从 1958 年开始，各地的农村已经有粮食减产的情况出现，毛泽东曾

经以个人名义向地方各级党组织下发了一封党内通信，一直发到了公社生产队长的手里。这

封信，提出要纠正农业生产中左的作风。

张广友：可是这 6 条还没贯彻下去呢，就来一个庐山会议，这又反右倾，这就雪上加霜。

到了 1960 年包不住了，特别是北方入冬以后，粮食还没进仓呢，公粮还没交完呢，国家粮

食收购不上来，大批人口就死亡。

1960 年秋，粮食紧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均

的粮食供给量也一再被压缩，这时张广友已经在新华社国内部工作，在新华社的食堂里，也

开始使用代食品作为职工的一部分口粮。

张广友：所谓代食品呢，就是过去那些菜帮子，菜叶子不要了，他把它加工了以后做成

食品。



各地农村出现饥荒，饿死人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中流传。 1960 年 11 月初，中共中央下

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并且在信中说，全国有相当大的

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承认农村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万名干部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听取了七位中央领导对农村

问题所作的报告。张广友将当时的报告，一一记录了下来。

毛泽东对万名干部下乡作了一个批示，成为当时下放干部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在讲大

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大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

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族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张广友:我们现在理解为什么要派我们去呢，他实际上对各级干部，包括那个重灾区的

干部都不相信.粮食出现问题，粮食减产，是浮夸风，你们都是讲了假话，那个时期是阶级

斗争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把一切问题出现，不是从政策，不是从实际去研究它究竟是怎

么回事，而是一切都归罪于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所以因此就是要整风整社，整谁呢，整

这些人（基层干部）。

1960 年 11 月，新华社的八十多名干部，赶赴重灾区山东。他们到达的时候，山东省委

正在召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紧急指示信。张广友和其他下放的干部一起，参加了

这一次会议。

张广友：山东五级干部会完了之后，新华社的下放队伍就随之去到惠民，惠民县当时他

讲，那个是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全县 30 万人口，这两年多时间就死掉了，就是叫非正常死

亡是三万，就十分之一，这个还不包括我们下去时候正好是 1960 年的冬天，它到 1961 年春

天正是死亡的高潮。前两年，你不管怎么讲，箱箱柜柜还有点粮食底。到了 1960 年啊，老

百姓吃的东西，已经的确是山穷水尽，弹尽粮绝，一粒粮食也没有。

张广友在惠民地区走访了一些受灾严重的村庄。他自己将这段经历称为“三村调查”。

1960 年 12 月，他到达惠民地区的西马庄村，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大饥荒的灾区。

张广友住进当地一户姓尚的人家里。第二天，张广友首先开始对他们的访问。他一进屋，

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小孩子。

张广友：我去看看那小孩，结果我一打开一看，一看以后，给我吓一跳。他的小孩已经

三岁了，大脑袋，小细脖，两个眼睛几里骨碌的，身上骨瘦如柴，就剩那个肋条骨就像搓衣

板似的，那个喘气呼嗒呼嗒，你能看出来，还有气。眼睛还是挺灵活的，都能看着你，不会

说话。他妈妈跟我讲，活不多长时间。她说，这没吃的，没办法。这我看了他以后，我就想

起来，这农民的孩子饿成这样，我们是靠农民，吃农民饭长大，农民饿死了，农民的家庭的

孩子弄成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好受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绪我们很难理解农民受到的伤

害，直到现在。

下放干部，应该与当地农民实现“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因

此，张广友首先向房东提出，他要把自己的粮食交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



张广友：她说我跟你，你在我这吃，我连做饭的锅都没有，我搁什么给你做饭啊。我说

你怎么没锅，她说我们的锅全都被，被砸了，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我们的锅全都砸

了，烧饭的那个铁铲子都弄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饭碗都没有几个像样的，筷子也没有，

弄个树棍。她说我们对付吧，反正没有办法，对付到哪天是哪天，反正没有希望，迟早都死。

她说我们村里头，平均起来七八天的时间要死两个，就是我去的那段时间。

在随后的调查里，张广友发现，房东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时的西马庄村，已经在

饥荒中出现了绝户的现象。那些一家之中最后死去的人，常常很长时间都难以被人发现。几

天之后，张广友就加入了和其他村民一起义务埋尸的队伍。

在惠民的皂户杨村，张广友再次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几经周折，张广友找到了当地的村

支书。可是即使是这位村支书，也不清楚，自己的村子到底死了多少人。

张广友：好多人就不相信，特别是没到过那个地方农村人，他说我的东北家乡有人就讲

说，怎么能饿死那么多人呢？他说你这个上山栗树，把那，吃那个东西（也能活）。可是华

北平原这一带，像山东，河南，特别是鲁西北是黄河下游冲击的平原，而且这一带，当时由

于引黄工程，把黄河扒了个口子，去灌溉。大跃进时期，使劲灌，灌完了以后排不出去，太

阳一蒸发，这地，平坦地全都一片盐碱，不要说粮食，连草都不长。

张广友从当地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引黄灌溉，这项在大跃进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是造

成整个鲁西北地区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人们也告诉张广友说，1959、60 这两年，原本是当

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张广友：我们下放干部，下来的不到一个，嗯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陆陆续续浮肿，大概

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是得了浮肿病，一直到好长时间，吃的好一些，饱一些，它就好点。

解说：从下放的那一天开始，张广友体会到真正的灾区生活。他经常看到几个孩子争抢

一根胡萝卜的情景，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路边倒下后，再也没有办法起来。

每个公社手中的救济粮都十分有限，张广友所在的公社，将大部分粮食和代食品，用于

救助浮肿病人。张广友提出，对干瘦的病人，同样应该加以救助。张广友说，见死不救，心

里过意不去，但是，救助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张广友：就那十几天，我给他（干瘦病人）鸡蛋吃，几乎都大部分东西救济品都给他吃

了，他吃的鸡蛋拉的鸡蛋，吃的白面的馒头，拉的都是一团团的白的，吃大米饭，拉的整个

是米饭粒，他就是，他肠胃功能已经全失去了吸收了。

除了有限的救济粮，各种代食品是当地人们重要的生存依靠。那些用地瓜面，地瓜蔓，

菜叶子做成的代食品，已经是最高级的食物，很难得到。在惠民县，就连榆树皮也早已被扒

光了。

1960 年的冬天似乎显得更加漫长。当 1961 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活下来的人们都显得格

外的迫不及待。



张广友：我们过去都是盼春天来临，就是总觉得春意洋洋，什么什么开，花香鸟语，总

是盼的是这东西，可是我们那时候盼春天，盼的是大地返青，万物复生，他能有吃的。

1961 年春天，是救灾的关键时刻。张广友记得，当地的公社，为了改变现状，甚至冒

险做出了一些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措施。

张广友：把自留地统统给这个农民种，返回，自留地全给他，一个人三分。然后说集市

上允许你有粮食可以买卖，第三招就是我们那地方搞了一个，睁眼儿闭眼儿，有的地方它弄

不下去以后，农民偷偷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很清楚，与其种上，管它你什么玩艺，就有粮食

打，有粮食打的话，就可以吃饱饭。

1961 年夏天，可以说叫丰收。老实讲呢，那个老百姓高兴得了不得，因为那个麦子收

了以后，那个老百姓上那麦地里打滚去，高兴。

三年大饥荒，在 20 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灾害史上，都显得极不寻常。但是，饥荒中

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根据 1983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当中

公布的，每年度中国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中国在 1960 年的时候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减少了

一千万。但是国内外的民间学人有一些也认为饥荒当中死亡人数应该在三千万以上。如果真

的按照这样一个说法来计算的话，那么，三年大饥荒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

灾难。

张广友：（当时）六亿人口，三千万是多大的比重啊，而且它不是集中不是分布在全国，

它是集中在一个地区啊。在黄淮流域这个平原地区死亡人口是三分之一左右，他不是具体统

计数字，我说啊，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当时是没，连说饿死人都不能说，谁还敢去统计去啊，

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能饿死人呢，所以把这事实的真相都去掩盖。一直到今年，我看有的领

导人在讲话还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有的是讲三年困难时期，我觉得不是严重自然灾害，是

大饥荒。

1964 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指出，造成灾难的原因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张广友认为，这样的说法，依然不够深刻。

而那七分人祸，张广友认为，从万名干部下乡开始，“人祸”的罪名，一直背在基层干

部的身上。

在大饥荒之后，中央的农业政策曾经一度变得宽松，各地纷纷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那时，新华社也曾经要张广友写一篇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

张广友这篇包产到户的文章， 1981 年被重新发表，收录在一本名字叫做《包产到户资

料选》的文集里。这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开始起步。而那场大饥荒，也已经过去了

20 年。

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一段被尘封的灾难，一幕不应该忘记的悲剧。


